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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对于家乡的爱，很多人说不出口。对于家乡的想念，很多时候都是离开家乡之后，才在心中一点一点弥

漫开来，乡愁的种子也随之悄悄发芽。本期“五月”，把6位青年和自己家乡的故事，讲给你听。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

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和中青网作家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我和我的家乡

孙超杰（28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10年前的大学，是我刚刚开始接触文
学的时候。我把一篇小说工整地誊抄在一

个笔记本上，当我结束这个笔记本的时候，

月亮也结束了它的夜晚。我推开阳台上的

窗户，看到太阳也正推开大地的窗户。

趁着课间休息，我敲开老师的门，他的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我看到他的眼睛在烟雾

缭绕中闪闪发光。我当时觉得，做文学的人

都有这样闪闪发光的眼睛，而那些缭绕的烟

雾更像是缭绕的时间。在第二周的课堂上，

他走到我面前，用那样明亮的眼睛问我：

“你要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他打工，

因为是去北京，就觉得比较光荣？”

他说的是我小说中的内容，小说内容

是以我开学时特意想从北京转车的心态写

的。他让我仔细想的问题，10年之后的今
天我依旧无法回答。

在我心目中，“北京”是多么神圣的存

在。很久之前我只在小学课本里知道它，知

道它辉煌的天安门和摩天的大楼；我觉得

它不仅仅在遥远的地方，更像是在遥远的

时间里。

放学后的童年，我们常常奔跑在乡间的

小路上，那条小路上铺满夕阳。我现在想起

来奔跑的童年，觉得更像是奔跑在故乡洁白

粉嫩的胳膊上；而如今我再次回到故乡，看

着一望无际的麦地以及麦地上弯曲的人群，

我发现自己正行走在故乡黝黑的脊背上。

我们在童年中奔跑时，看着阳光每天

从东方的炊烟中升起，又坠落在西边一座

小山的背后，我们看着蒲公英乘风在空中

飞舞，我们看着路过田野的飞机在云层上

留下痕迹，不禁会去想在那些遥远的地方、

在那些遥远的时间里世界会是怎样的。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这张通知书像是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一段

段行程的大门。我看到过东北在 10月份就
飘起年轻的雪花，看到过外滩的风像水鸟

一样滑过黄浦江面，看到过台湾的大海，海

面上的水鸟像风一样将我带回童年。可我

有点记不清童年的家乡，我觉得一定有什

么东西被风吹走了，被风吹走的东西或许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风遗留下的难以抹

去的记忆。

我再一次回到故乡，只能从那些衰老

的容颜里探寻故乡的记忆。那些容颜，我看

得越久越觉陌生，但最后就是在这陌生里

我找到那些熟悉的东西。我觉得陌生，是由

于时间在流逝中带走的东西；我觉得熟悉，

是由于时间在流逝中沉淀的东西。我越来

越觉得，那些沉淀下來的是更沉重的东

西，是类似生命抑或命运的东西。

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她赤着脚跑来跑

去，脚丫上全是污垢，她甚至躺倒在土地

上。就在她躺倒在地上时我看到她明亮的

眼睛，看着她眼中明亮的希望。我觉得，

我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看到了故乡的眼睛，

看到了时间的秘密。

故乡的眼睛

应昕宸（25岁）
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系硕士生

台州，处东海之滨。杜甫曾为被贬至此

的友人叙别，写下：“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

长和岛屿青。”古时车马不便，山高路遥再

难相见。沧海桑田，任凭中原逐鹿问鼎，它

自偏居一隅，不问世事。

台州城依山傍海，海自是东海，山却是

天台山。多亏交通阻隔、通信慢极，民风、民

俗、乡音不改，老传统仍在。我亦生于斯，长

于斯，听了一箩筐翻来覆去的旧事。如今自

有海军驻扎，定期演练，战斗机横来纵往，

轰鸣声令人澎湃。遥想明时倭寇猖獗，戚继

光也戍守在此，男丁不足，妇孺亦上城御

敌，史称“台州九战九捷”。本地人记情，出

府城箪食壶浆相送十里，又在多地增设戚

公祠、纪念碑，有了“九月九，拜戚公”的风

俗。一些戚家军士便长住在此，开枝散叶，

放眼望去子孙后人都是当兵的好骨架。

我亦去过家乡的码头，倭寇踪迹全无，

浴血厮杀不再，但见海水泛黄，翻着白沫，

腥味湿漉，渔船次第排开，尾气呛鼻。船贩

子却习以为常，手脚麻利，往岸上搬运着海

货，这是市民的菜篮，也是渔民的饭碗。岸

上有专人分拣，眼皮不抬，手上动作，一捡

一抛，就地搭起小山。海风吹拂，浪潮翻涌，

家乡的海早已洗去了战火的血腥，而今却

维系着生计，养育着这一方百姓。

本地人嘴巴刁，三餐离不开一个“鲜”，

菜市场内人来人往，都是挑货好手，一瞥鱼

目，一扫鱼鳞，便定乾坤。当然鱼贩子本就

卖鲜，谁要是说他货不鲜，他是要跳脚吵架

的。白灼海鲜，水中一滚，吹凉也免了，就势

滑入口中。台州人无论老少，都是吐刺好

手，一盆鱼盛上，轻轻一嘬，不见唇动，便生

一碟白刺。长辈告诉我，这是打小练的，从

前小鱼价廉，论桶卖，适宜自吃，刺又多又

密，滋味却鲜掉眉毛。又比如小鲻鱼，鱼胗

状同车轮，小指般大，糖葫芦般串在细竹竿

上，孩童边吃边跑，好生惬意。

再来讲天台山，这个“台”念第一声，与

台州的“台”同音。遍观海内，独此一城。昔

日李白曾写《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

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

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台州境内的天台、仙

居都流传着神仙的传说，终年云雾飘渺，恍

若隔世，诗仙自是浪漫，虚张山势，倒应了

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下国清寺，

始建于隋，乃天台宗祖庭，诗僧寒山与拾得

亦隐居于此。寺内有副对话，“昔日寒山问

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

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

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

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千百年

来，无数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市井俗人在

此驻足，懂与不懂都成了往事，无所谓了。

一行不在，水自西流。济公不在，梅香依旧。

松鼠玩闹，梢头颤动，不避游客，下树化缘。

当地子弟耳濡目染，从小会念：“世间行乐

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

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既与山水结缘，那也不得不提台风。每

年夏天，台风至少来一趟。黑云压城城欲

摧，闪电也好，雷雨也罢，都比不上台风色

厉，屡屡见时心潮总有些汹涌。风大展拳

脚，掀翻了屋瓦，雨劈头盖脑，捶碎了窗户，

水越过门槛，涌进了屋内。疾风野哨，玻璃

脆裂，幼童被迫埋首被下，想象御风而行。

总有些老房子，咯吱咯吱响，仿佛随时散

架，屋主不得休，一长夜无眠，一长夜舀水，

一长夜心惊。台风过后，一片狼藉，忙碌又

开始了，商人清点货损，农夫照料菜蔬，居

民日晒家具，唯独小儿雀跃，搬出木盆，无

赖只嚷划船。但过不了多时，秩序便重归井

然，工人出工，渔人出海，若无其事。尽人事

知天命，大抵就是台州人的性情。

台州这座城，风来了又走，潮涨了又

落，仙人已无觅处，写诗的人走了，问道的

人也走了，说话的人也会走了，烟火气袅

袅，添柴的人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不知

听谁说。

台州二三事

黄守昙（26岁）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文学院教师

几年前去天津上学，家里办了一桌小

小的践行宴，像是作为一种仪式，向亲戚和

家人宣告一场背井离乡的启程。自此家乡

成为我背上透明的壳，和我一同走南奔北。

它沉重又轻盈，说它沉重，在于它背负着许

多历史与成见——传统、重男轻女、过度精

明；说它轻盈，又在于它业已支配我的语

言、习惯和味蕾，时间久了就不容易察觉它

的沉重。当有人问起“你的家乡是哪里”时，

壳的纹路与外形就会变得明晰、具体起来。

家乡，于我而言，有三个同义词，头一

个是它的地理命名——潮汕。潮汕在广东

省的东部，人们使用的潮汕话又是闽南语

的一支。可以说，它位于粤闽文化的边界

上，从闽文化溢出，却难入粤文化，像一个

外嫁的女儿，里外没有归属。上大学时，同

学问我：“你是广东人，会说广东话吗？”我

说：“会，但是潮汕话才是我的母语。”可我

的普通话不标准，被他们听成了“长沙话”，

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家乡的第二个同义词是童年。家乡看

上去可以是许多地方，在我户口本上写的

籍贯是一处，父母各自的村庄又两处，进城

以来搬家流转又许多处，总结起来，家乡应

该是消度童年的地方，是我和姐姐们一起

无忧无虑、嬉笑玩耍的乐园。我们家里 6个
小孩，我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为了省钱，

我们从父母做生意的店铺回家，会去路口

叫三轮车，最大的姐姐负责砍价，6块钱的
车资，要人小胆大地砍到 4块钱。这是我们
从小钻研的技能，像我们的旧衣服一样，按

年龄从大到小，传承下来。

6个人，坐一辆三轮车，需要我们合理
地分配空间。有坐垫的座位属于 3个最年
长的姐姐，她们错开坐着，腿上还得抱着两

个最小的，6个人当中剩下的那一个，就得
坐在小凳子上。晚上回家的路上，因为挤，

我们从不把车篷拉起来，这样可以一起抬

头望月亮。月亮，潮汕话称之为“月娘”，月

娘在行道树的叶缝中时隐时现，比我们调

皮多了。我们一边唱歌，唱童谣和《还珠格

格》插曲，一边坐在敞篷三轮车上，借由它

穿过城市车河与万家灯火，穿过我们欢声

笑语的童年，穿过记忆中的家乡。

除了地理与记忆两层意义，家乡的第

三个同义词是父母。有人说过，有父母的地

方就是家乡，此话非虚，对长期漂泊在外的

人而言，更是如此。从天津再到上海，我在外

读书 7年，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先煮好海鲜
粥，等我一进家门就可以吃上。煮海鲜粥，先

要备好材料，将干贝、鱿鱼干和虾干放在水

里泡，再熬一锅排骨汤用来煮米，等米煮开，

再将泡发的各类海鲜投进去一起熬，猛料足

火，熬得浓稠软密，呈现粉红的颜色，就可

以关灶上桌。喝上一口，满嘴风味物质，那

是做旧的鲜甜，是全情等待的时光味道。

我想，我的家乡，须由“潮汕、童年、父

母”这三个同义词互相阐释、佐证，才能被

真正定义。即便抵达世上其他角落，我也永

恒地背负着它，它坚硬的不被完全理解的

壳甲里，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一层柔软和温

暖，充盈着母亲煮的一股海鲜粥味。

家乡，充盈着母亲煮的一股海鲜粥味

杨鸿涛（24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在沪生活大半年，脾性打磨得软和，胃

口也养得温润。平日吃甜口的鸡鸭鱼蟹，倒

也觉得满意。不过，偶尔心里头依然会涌上

一些令我魂牵梦萦的味道，关于家乡，仿

佛，故人的光临。

我不是地道的重庆码头娃子，在市区

仅待了三四年，吃不惯红油翻滚的火锅。和朋

友们一起吃红汤，总吃得眼泪簌簌鼻涕簌簌。

朋友们笑我空占了重庆人的名却没有重庆人

的胃，是在耍赖皮。我的家乡三角坝离市区很

远，仿佛是“火炉重庆”一个遗落的意外，坐落

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温冷的环境里，一切
都流动、更新得很慢，时间打着盹儿一样爱走

不走，老黄牛慢悠悠地走着，人心也慢悠悠

的。我的脾性，也被磨得慢悠悠的。

腊肉，是我们出名的特产。所谓的出

名，是借周围几个县城出的小名。家家户户

都是养猪人，终年吃腊味。取下一块来切

开，亮晶晶地流油，吃上一口，满是各种松

树的香，这大概是因为肉是各种松树熏出

来的缘故。腊肉是最好的待客佳肴，和着豆

角爆炒是一味，和着青椒一煽又是一味，或

者掺上一锅汤，丢几块土豆山药，和客人拉

一阵家常，揭锅便是满屋的鲜香。更显珍贵

的是，豆角青椒都是山里人自己种的，所

以，当山里人露出一口老牙问你菜里有没

有盐味时，他是奉上了由春到冬的骄傲与

诚意的!
在饥荒的年代里，为了储存食物，祖祖

辈辈创造出种种“酿菜”。土坛是家家必备

的，我们那儿叫“酸水”坛子，老姜、红萝卜、

青花椒常年放在里面，季节性的时蔬都可入

坛，在炒菜时候放一点土坛酸水，炒出来的

菜绝对是顶有味儿的。“霉豆腐”也是必备酿

菜，霉豆腐其实就是一种腐乳，将豆腐切成

方块儿静静地让其生霉，长出绿色的长毛，

仿佛豆腐成了精。可是，你把这些“绿毛怪”在

酱料里面一滚，他们就变得老实，蘸料密封

数月再开坛食用，能吃出时间感和独特的坛

味。像豆豉、米糟、剁辣椒、酿李子也都是常见

的酿菜，它们是山里人的孩子，安静地躺在

坛坛罐罐里。我家的那一口老坛，每天晚上

都会咕噜作响，特别是瓜果多的时候，声音

就更加灵动响亮。我听着感到莫名的安详。

其实，家乡人在吃的方面并不精巧，山

里人的胃口也在这保守的环境中养得极其

保守。我们的吃，是朴素的、独属于山里人

的吃法，不做作不夸张。在这一片粗朴的乡

野之地，老老实实地吃饭，保留了五谷杂粮

的“本色”。但是，山里人的胃口却又有自己

的娇气。红苕南瓜吃得，饥荒年代甚至野菜

树根都吃得，但是，全是味精味的快餐吃不

得，又甜又咸的沙拉咖喱吃不得，冰火两重

天的冰淇淋火锅更是吃不得。

女人们依着瓜果的季节顺序安排一家

人的饭食，摘几个带刺儿的黄瓜拍碎，放点

佐料一拌就是上好的开胃菜，或者就整个

黄瓜丢在坛里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捞起，

咬一口脆呱呱。或在田里扯几个辣子或者

茄子，放在柴火堆里一滚，撕成条儿，放一

点盐即是美味。傍晚，桌子支在院坝里，一

家人边吃饭边拉闲话儿。村里的女人们爱

串门，端着一盆炒鸡菌儿送给我们，同时也

毫不客气喝我家的包谷酒。村里的女人们

就像鸽子一样恭顺敏锐，温良的外表下是

躁动的心。村里哪家结婚，哪家死了人，哪

家的新媳妇不爱洗澡都要拉一拉的。女人

们也在家常八卦中建立起“伟大的友谊”。

我吃着小镇的五谷瓜果，一天天地长大。

当我“吃饱喝足”后就和小伙伴儿们流连在菜

田里，小河边。我是胆子肥的小孩，偶尔悄悄爬

上仙女山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仙女，是不是有

父亲口中围湖而卧的巨蟒，紧张期待。

当小镇连通高速公路之后，随着越来

越多的汽车，山里人也匆匆忙忙跑起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陆陆续续盖起了小

洋楼。那现代化的楼房就像所罗门的瓶

子，山里人走进去，变成了城里人。饭桌

上的饭菜，山里人的饮食习惯，也慢慢变

得丰富而精致。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到底

割舍不了那一口“山味”，把酸水坛子搬

进了现代化厨房，在欧式小洋楼旁边搭起

了土灶。

三角坝这个边缘小镇，也跟着时代奔跑

起来。我感到欣慰，仿佛看见风吹麦浪一般

金灿灿的希望。不过，偶尔，我也觉得自己

像个落寞的骑士，想抓住一些缥缈的影子，

就像堂吉诃德疯狂地想抓住中世纪。

乡食絮语
杨蕊菡（20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初夏的重庆总是躲不过雷声轰鸣的夜

雨，一声声，落在我耳边。我从梦中醒来，梦

里瞥见了我的木桥。木桥不是一座桥，是我

儿时住过的木桥大院。木桥不大，只有几栋

矮楼四四方方地隔望着；木桥不小，承载了

我满满的儿时记忆。

一

梦里，我瞥见了木桥的“吃”。

在木桥时，我家是没有餐桌的。每到吃

饭时刻，妈妈就会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高脚

凳挪到门口，拼在一起，这便是我们的餐桌

了。再搬两个小板凳，一左一右地放着，就

可以坐下开吃。不止我们家这样，在木桥，

只要是家里有小孩儿的底楼人家，都爱在

把“桌子”挪到门前，从此吃饭在这儿，读书

写字也在这儿。面对面的人家，互相问一

句：“你们家今天吃什么？”然后便天南地北

地开始话家常。如今回想，那时的一日三餐

最是好吃，朝阳落日也是菜肴，对面小伙伴

被父母逼着吃蔬菜的样子也成了调料。

同样的吃食，一个人吃总显得有些形

单影只，这时候“饭搭子”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木桥，各处蹭饭是常事，小苏就是我在木

桥时的一个“饭搭子”。四四方方一座院子，

只要她外婆站在门口唤她回家吃饭，全院

玩耍的孩子都能听见。这时，我就会跟着小

苏回家，我仍记得她外婆做的炸排骨，排骨

和碗底的玉米搭在一起，格外好看。

我还爱吃木桥院外那家店的锅盔。卖

锅盔的吆喝总是最醒耳的，“锅盔，凉粉嘞，

糖嘞加芝麻⋯⋯”买一个红油锅盔，蘸着雨

后的空气，边吃边走。当牙齿咬着酥脆的

皮，舌尖触到里面的馅儿，辣味就会溢满嘴

角。边吃边听那个双手爬满老茧的爷爷继

续重复着“锅盔凉粉嘞，糖嘞加芝麻⋯⋯”

二

梦里，我瞥见了木桥的“山”。

木桥背后有一座小山，住着我无数的

童年幸运。每逢周末，四五玩伴就会集合上

山，或趴着或蹲着，比赛谁能从那一大片三

叶草中率先找出四叶草。到了傍晚归家时

刻，那根象征幸运的草儿也未必会出现，但

每一个小孩手上都会拿着由两根三叶草缠

绕而成的“六叶草”。我双手紧紧握着那交

相缠绕的草茎，一本正经地许愿——希望

明天能有一个可以拖着走的拉杆书包⋯⋯

走在下山路上，小伙伴们互相探听彼此许

了什么愿，坚定地说着：“你的愿望一定会

实现。”你看，不需要找到四叶草，木桥的孩

子们也可以得到幸运。

木桥的“山”不仅是孩子们的山，也是

大人们的山。小山上最有人气的时候就是

清明时节，木桥的大人们也相伴着上山踏

青。小学作文范例里，柳树总被比作姑

娘。在我看来，柳树确实是姑娘的模样，

披着碧绿的衣裳，一头青发在轻风里荡

漾，涟漪一般地散开。大人们会摘下柳条

枝，或捆成一束的样子拿回家去，装点在

屋檐下，或编成柳环戴在孩子的头上。而

我最爱折一片柳叶当叶哨，想要吹出声

响，同行的姐姐不厌其烦地教我，一路上

换了无数片叶子也没能发出那“呜呜”的声

响，惹得大人们直笑。

三

梦里，我瞥见了木桥的“夜”。

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汪老师也住在木

桥。

每个周末的傍晚，吃过晚饭，大人们都

喜欢到茶馆里打牌，木桥一下子安静了下

来。这时，汪老师就会把小桌摆到木桥的坝

子里，开始煮茶。时隔多年，我依旧记得他

煮茶的样子，捧水、溢香、煮沸、倾泻⋯⋯连

贯流畅，那些个煮茶的动作在我的记忆里

无一不翔实充盈。汪老师只给我们这些孩

子闻闻茶香，却不许尝，说我们还品不出茶

的韵味。

汪老师原不是木桥人，他是从北方来

到木桥大院的。他煮茶时爱给我们讲北方

的雪，清茶的香味用雪烹煮最为醇厚，即使

不能以雪烹茶，煮茶赏雪也会增添几分茶

香。可惜我在木桥是没有见过雪的，从那以

后，我就期待着去看看北方的雪。

等茶煮好，月亮也慢慢爬上了木桥的

夜。虽然木桥没有雪，却有最静谧的夜空。

我们枕着月亮，卧着星星，听汪老师继续讲

着泾渭分明的北方是什么模样。如今，我已

不记得那些北方故事，却总是回想起那些

夜空，月光照耀，星辰熠熠。

离开木桥之后，汪老师的“雪”就成了

我的“夜”，都是想念铺成的。如今，那些轻

盈如羽的木桥时光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模

糊，只留给我匆匆几瞥，怎么度怎么量。

亲爱的木桥：

2020年的夏天，我又在想你了。

木桥三瞥

吴映霏（14岁）
温州市实验中学2018级 8班

他们说，善变多情的翻译家，月亮，把

世界译走了样。把太阳译成了流萤，把冬天

译成了融化的暖阳。

确实，温州的冬天似乎总是以暖晴拂

面，浇在这个不太冷的时节。雨雾渺茫地拉

锯，洗礼漫天，蔓延衰败腐朽的秋天早已淡

忘在那片静静褪色的落叶，同样褪色的，还

有离离哀愁。似乎足以含笑着去抚摸一束

枯枝，静待孤朽之上，按捺不住的青葱一路

湮开在陈年的灰迹，与瓯江的翻涌一并，润

润地嵌在淡蓝色的季节。

可温州，又似乎太冷了。这里没有遥

远雪国的严寒利落，只剩魔法攻击的恶

寒，在无数个流动的夜，席卷着深入骨

髓的寒，在无边的长夜刻下一道道纠缠

绵延的裂纹。似手心纠缠不清的曲线，

绵延着我与这个冬天。只得蜷缩在厚重

的被窝，用几经被吞噬的视线，望向窗角

那一地落梅。

也偶尔下点小雪，悄然素裹小半冬天。

去一个逃离尘世的地方，把自我抛向一座

孤山。在密腾腾的雾里，卸下紧绷的全部表

情，把躯干作为最后的载体，揉碎在松针气

息的童话里。只是以四海山的银装作材，窝

在心头，便可筑建一个寒冬。

从未停止流浪的冬天是位诗人。山上

的矮松隐隐泛着青黑，树尖的枯枝与他的

胡须一并缠绕，去勾勒掺杂着灰鬓的草色。

他站在远山上吟唱，叹世俗悲欢。他摔裂一

曲盛夏，洒下一地孤欢。于是乎，支离的音

律便搅和着寒风，呜咽着刺向温州的每个

角落，盘踞着形成枯枝交错。

一眼望去，交错着横生的枝干只剩凄

苦。盘旋的枯枝张牙舞爪着去撕裂天空，只

剩可怜的零零星辰去弥补空洞。枝干上偶

尔掠过星零鸿影，却不过只是与盘踞的燕

雀一齐逃离。它们蜷缩着褪色的残旧羽衣

一味向前，只是为了刺破冬天，便永远被吞

噬在无边的季节。

每吸一口气，冻结的空气便大肆地席卷

而来，泛着数不清的涟漪咆哮着涌入，似乎把

整个人从肺开始，剖析成支离破碎。只剩下奄

奄一息的骸骨，冰冻在从未拂去的风声。

可温州，似乎早已不是冷，或不冷的

问题了。朦胧辽远的云雾里，拢得住孤

寂与灰烬，落寞与别离。仅仅是对望这

个冬天，一切都已然湮没在这个季节。

它用淡蓝诉说，向前看，去浇灌一颗淡蓝

色的梦。

梦里，有海市蜃楼，有山河依旧，有盎

然静候。

对于一个贪恋雪色的孩子，像我，冬天

若是不落雪，砌下落梅也不过乱似雪。温州

的冬天是失雪的。对于一个痴迷月色的众

生，像我，冬天若是少了月，黑幕如烟也不

过是了断牵连。温州的冬天是无月的。

可每逢相片闪过，只觉流萤扑面，皓月

当空，素裹隐隐洒向眼角。可你，冬天，只是

向我走来。我便抛开相机，烧尽憧憬，只是

用淡蓝若许，倾注你的欢喜。

因为啊，月色与雪色之间，温州，你是

第三种绝色。

温州的冬天，有什么？没有什么？循此

两条路径，小作者一边如画家般点染家乡

冬天别致的色彩，一边诗人般吟咏对故土

个人化的情愫。语言精致有味，又不显雕琢

痕迹，每个词都能准确传达出荡漾在小作

者内心的层层涟漪。

（指导教师：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
团 师延峰）

温州的冬天

苏士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漫画：程 璨


